
正在喝茶，老罗打电话邀约去钓
鱼，欣然应允。

老罗是我初中同届同学，经常与
几个高中同学出外野钓。过去一年，
我加入了他们，不带钓具，打足秋
风。近11点，坐车接上老杨、老卢两
口子，我们向通江镇方向进发。

惊蛰已过，小风吹面不寒，是个
野游赏春的好日子。和前几次与伙
伴谈笑风生不同，途中，我感觉胃不
舒坦，脑袋里像塞了棉花，竟至晕
车。大家分析，可能是车速太快玩手
机造成的，让我睁眼看看远方，并提
醒锻炼身体的必要。在通江镇下车
吃午饭，我头昏脚软险些跌倒，大家
急来将我扶住。好不容易撑到垂钓
点，我在车上暂歇，迷糊一小会儿，清
醒不少。

凯江流经此处，水波不兴，河道
不宽，静似一汪潭水。连绵的矮山
丘，山丘上有柏树林，林下有两三层
梯田，形成川西农村特有的风貌。
这里叫观音堂，隶属中江县瓦店乡。
沿卢德路上行，可以一览近年闻名
遐迩的凯江大回湾和蟠龙大回湾的
美景。

伙伴为我系上钓线，插好架杆，
比邻垂钓。过了半小时，照他们的行
话，这儿口不好，除了几条墨线鱼，无

其他收成。大家猜测，这儿不久前可
能被人用电打过鱼。便回忆起上次
在此地的收获不错，白条、鲫鱼、红
尾、桃花斑都有。

我暗自认为，其实是他们的钓
技有问题，比起我认识的另外一些
钓鱼高手，这支由警察、医生、果园
主等组成的业余战队技艺平常。但
是，我只得随大流找钓场，继续跟着
大家乘车向下游走。机耕道窄小且
陡峭，我险些又晕车。一路行，一路
发定位，另两个朋友闻讯正在赶
来。车停栖云村一处崖边，打探后，
具备落脚垂钓的条件。大家斗志依
然高昂，提着大包小包，一脚深一脚
浅地下到河滩。空中架着几组过河
钓，对岸几个钓者打着招呼，热情介
绍着渔情。

这会儿已是下午两点半，追随
的朋友们还在寻路中。早春时节，
下午6点半天就黑了，只有3个多小
时的垂钓时间。白条很傻很天真，
很快上钩。我和老罗在同一块水域
垂钓，他忽而传授饵料的使用技巧，
忽而隔空打趣另一个滩头的队友。
路亚、白光金钩等名词，唬得我一愣
一愣。

我俩自小认识，缘于钓鱼。旌湖
那会儿叫绵远河，凯江桥那会儿叫东

桥。浅溪河床纠缠，散布着许多小河
沟，一根简陋的竹竿加几只蚯蚓，就
能度过一个悠长的白天，轻易获得许
多乐趣。而今各种钓具塞满后备箱，
鱼饵形形色色，渔讯和技巧时时更
新，可是竿起鱼跃的妙趣却越来越难
觅得。

尾随的朋友们终于气喘吁吁地
赶到了。伙伴的专注，我自愧不如，
他们像刺猹的闰土，我则像提鸟笼
的老头。我一会望望天，一会望望
山，所获无几。儿时那份对钓鱼的
痴迷，于我越变越轻，而他们却一副
执迷沉醉的样子。是我变了，还是
他们在追寻单纯的路上越走越远、
渐入佳境？

天色转暗，目光里的河岸幽远宁
静。身旁水洼里有从冬眠中刚醒的
什么虫子在萌动，柏树林的野雀鸣叫
声声入耳。对岸天台寺下一户农舍，
有老农正用乡音高声说话。对比城
市的喧嚣，这里的黄昏与天地融为一
体，俗念栽进泥土，我仿佛是一棵不
具名的野草，随风摇曳。

打着电筒收拾渔具，慢慢往回
走。按照惯例，会在通江镇或蟠龙
场镇固定的小饭馆处理鱼获，喝几杯
小酒。到家后我给母亲打了个电话，
与她分享这一天溪野钓鱼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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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野闲钓
□王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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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首次都江堰之行，是在
1980年7月。我父亲当时是成都技
工学校广汉分校负责人，暑假期间，
他带领一群学生前往青城山，我跟着
同行。

第一次上青城山，我们非常兴
奋，睁着一双近乎贪婪的眼睛，对身
边的美景“狼吞虎咽”。青城天下幽，
果然名不虚传。

在天师洞附近，我们遇到一位高
大健壮、从菲律宾马尼拉来的华人游
客，他留着长发，很健谈，普通话也很
流利。他简单问了我们的情况后，风
趣地说：“和你们交个朋友，你们四川
人不会欺负我吧？”“不会，不会……”
双方一起大笑。

交谈甚欢。菲律宾游客看看手
表，说时间不早了，他还要回成都。
青城山山清水秀，是个好地方，下次
来要住一晚上，好好体会其魅力。临
别时，他从旅行包里拿出相机，提议
给我们照张相，留个纪念。

“你们会说英语吗？用英语说
一、二、三，这样说，才能把牙齿露出
来，又像笑。”他教了我们几遍后，一
张充满笑意的照片照好了。

照完相，他又请我们唱一首
歌。我们请他先唱。他用洪亮的声
音唱了一首菲律宾歌曲。我们唱了
《我爱北京天安门》，他一边认真听，
一边轻轻地哼着，并用双手打着拍
子。随后，他转身离开，我们挥手道
别。

后来，我调到报社工作。当记者
时数次到都江堰市区采访，游览了伏

龙观、二王庙、安澜索桥、玉垒关、离
堆公园、玉垒山公园、玉女峰、灵岩
寺、普照寺、翠月湖、都江堰水利工程
等，可谓大饱眼福，对都江堰有了全
面的了解。

前些年，我还和家人去了两次都
江堰。尤其是老妈，平常不太爱出游
的她很久没到过都江堰了，对那里的
变化赞不绝口，连声说：“空气好，街
道干净，新房子好多，变化真大啊！”

朋友郑大哥退休后，周末特别喜
欢到青城山镇买的房子去住两天。
他说，这儿空气好，蔬菜新鲜，很巴
适。他常邀请好友们前往，体验乡居
生活。

儿子读高中时，暑假期间，我带
他去郑大哥家作客。一进小区，树木
高大茂密，花香鸟语，非常幽静。我
羡慕道：“郑大哥，你住的是乡间别墅
啊！”他哈哈大笑：“就是，住在这儿安
逸，欢迎常来！”

他家在一楼，一条小径直通住
家院子，四周皆是花木，有一种天然
的趣味。郑大哥的夫人陈姐把这里
收拾得妥妥的。中午、晚餐的肉菜
都是农家肉农家菜，很香。尤其是
青城山老腊肉炒蒜苗，味道巴适得
很，儿子大快朵颐，说比城里的肉好
吃。小白菜煎蛋汤，十分清香，我连
喝了两碗。

我和儿子在镇上的旅馆住了一
晚，虽然设施比较简陋，但无城市之
噪音，除偶有夜鸟的鸣叫，倒也安静，
很快入眠。翌日，郑大哥带我们去镇
上百年老店张醪糟吃早饭，店外已经

排了不少人。
服务员把醪糟粉子端上来，一股

香味扑鼻而来。淡绿色的瓷碗里，装
满了醪糟粉子，汤汁浓酽，加了荷包
蛋。先喝了一口汤，土红糖醪糟很香
甜，有小时候吃过的味道。粉子软糯
耐嚼，荷包蛋乃溏心蛋，一口咬下去，
香甜腻滑，舒适无比。儿子吃得很带
劲，额头上沁出了汗珠。

我们意犹未尽，又点了红糖糍
粑。一碗有小汤圆大小的糯米团5
坨，上面盖着黄豆芝麻粉，用筷子将
它们在红糖里一搅合，然后放进嘴里
咀嚼，香甜可口简直不摆了。吃完醪
糟粉子和红糖糍粑，我们心满意足。
美食，真能治愈一切啊！

都江堰的记忆
□何一东

周末一大早，太阳豪爽地把灿烂的
金辉洒向成都。趁着难得的艳阳天，多
年不见的电大同学与我相约，在东门大
桥旁的府河岸边小聚茶叙。

家居城西，遂乘地铁向东疾行。目
的站东门大桥到了，出站后，我伫立桥
头，四处张望，眼前身后高厦如林，一条
宽街穿越大桥，左右延伸，不见尽头，牛
市口与盐市口，“知向谁边”？这桥是东
门大桥？那街是东大街？许久没来，变
化之大，一时间竟让我这个老成都也迷
失了方向。

我虽多年居家城西，但对东门大桥
自幼印象深刻。上世纪60年代中，尚为
学童的我，不时跟随母亲到她位于牛市
口的单位。那时我们乘坐通惠门至牛
市口的电车，东门大桥是必经之地。当
年那座矗立桥头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
纪念碑，抗日军人背挎大刀、持枪冲锋
的雄姿，总让我目光流连，心生景仰。

1977年冬，我曾在东门大桥西头北
侧的成都中药厂仓库临时工作，每天运
送药材配料到桥东南侧水津街口的生
产厂区，都要在大桥上来来往往。那时
的大桥简朴得近乎寒碜，周边亦是狭街
陋巷，老房旧屋，灰暗的色调中凸显岁
月的沧桑。

大约是1977年12月初的一天，我
早晨上班时，看见大桥南侧街边房舍的
墙壁上，赫然挂出了一幅安县文工团赴
蓉演出歌剧《刘三姐》的硕大广告。油
彩绘制的广告画中，身着红衫、头戴斗
笠的刘三姐，笑靥生动明目皓齿，仿若
一缕清风从桥畔拂过，亦为灰扑扑的街
景平添了一抹亮丽的嫣红。路人纷纷
驻足而观。

“山顶有花山脚香，桥底有水桥面
凉。”那桥下哗哗流淌的府河水，宛如满
载山歌的春水，在我心中荡起涟漪。那
段时间，每每从“刘三姐”面前走过，我
总是怀有一份期待。不久后的1978年
元旦，影片《刘三姐》开始在全国复映，
轰动一时。

大桥之上，车来人往，嘈杂的声浪
把我从久远的忆想中召回现实。明丽
的阳光下，在城市建设中一展新颜的东
门大桥尤显壮美。桥下河水清悠，蓝天
白云、高楼华屋和浓荫大树倒映其间，
碧蓝、乳白、奶黄、粉红、银灰、墨绿，斑
斓的色彩溶入碧水，使这沉静的河流亦
变得灵动绚丽，生气盎然。

在路标的指引下，我顺利找到了与
同学相约之地。在“东门码头”处，大家
围坐在树下，沐浴着暖暖的阳光，慢啜
细品茶香，叙旧谈新，不亦乐乎。

这“东门码头”唯见游船泊栖，不见
游客身影。我突然想起曾见过一张东
门码头的老照片——陋屋杂列的府河
岸边，聚集着木船。如今，府河依然长
流，过去的岁月仅留存于照片中。荣获
联合国人居奖的府南河整治工程，使
府、南二河成为名副其实的秀丽锦水，
装饰着天府蜀都的容颜，滋润了千百万
市民的心田。府河拥吻的东门大桥，有
幸见证了这一时代变迁。

悠闲地靠坐在藤椅上，我呷着香
茗，把目光投向不远处的东门大桥。丽
日蓝天下，清流微波上，宽阔的大桥横
跨两岸，用自己坚实的脊背，承载着都
市的通达与人们的畅行。

你好，东门大桥。

你好，东门大桥
□温月


